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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阳下

早晨，我把雨水也喜欢过了

读过的书
会以某种片段
反复进入我的现实
不下楼
一切都是雾蒙蒙
像一个巨大的内心
早晨没有人打伞

湖面有着细雨的薄纱
长江边还有更湿润悠远的云雾
脸上没有刺痛感
尽管他们像针脚一样
密密斜织
我的额头 颧骨 鼻梁

桂香被淋湿后压抑了味道
海棠青果坠满枝头
宫崎骏迷宫一样的夜晚
灯在黄葛树上
背后是精心做旧的吊脚楼
有一个玩偶正露出迷人的牙齿
它的名字叫命运

一条金鱼

一个字一个词
一连串的语气
变成泪水滑落眼角
预判，永恒，风险
在林海尽头
迷迷糊糊一觉醒来
风暴停在远处
阳光，在树影之间斑驳
下楼，晃荡在光影中
花椒12元一斤。还没有长出
带刺的皱褶的红色的果
在这样的小城镇里。我想和你一起散步
指东道西说着菜市场的时令蔬果
徜徉在牛油飘香的火锅馆门口
浓郁，弥漫整个鼻腔
眼睛睁不开，像一条金鱼
漫无目的，游荡在街头巷尾
你没有去的地方我都替你爱过一遍

（作者单位：《红岩》杂志社）

强雯

诗 绪 纷 飞

三秀油菜花
南川三秀万亩油菜花开了。三秀社区由罗秀、情秀和凤秀三个富有诗意的地名组成。这

里地势平坦，风景秀美，潺潺流淌的龙岩河，从油菜花田野穿过。
春暖花开，高低错落的山峦，点缀着少许果树，粉红的桃花、樱花，雪白的李花、梨花姹紫嫣

红，与铺天盖地的油菜花相融相拥，遥相呼应，相映成趣。视线里便呈现出红、黄、白几种不同
层次、不同色彩的画面。

漫步油菜花海，漂亮整洁的农家小院随处可见。大爷大妈们把自家的土特产品摆放在宽
阔的大道两旁。鸡蛋、鸭蛋、春芽、野蒜、莲藕、腊肉、香肠可谓应有尽有。在熙熙攘攘的人流
中，带着不同口音的外地游客，与当地百姓讨价还价，对话交谈中流淌出浓烈的乡音、乡情。

油菜花开得盛大、美丽、热情。阳光下，一朵朵金灿灿的油菜花仿佛是一个个撒欢的孩子，
她们灿烂地微笑着，深情地相拥相依着，高高兴兴地玩着闹着，洋溢在一片喜庆、快乐之中。微
风拂过，那些油菜花低头弯腰，又像身材娇小的女子，在风的节奏中低眉絮语，摇曳生姿。

自由穿梭在金灿灿的花田里,有如走进“画”中一般，那种一半是花海，一半是天空的景象
让人感觉如梦似幻。此刻，天空洁净明朗，一朵朵白云在天上游走。安静伫立在花海里，没有
多余的声音，似乎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与花如海、人如潮的热闹场面相比，这种静，更能平抑内
心的浮躁，更能令人沉思遐思。

追逐着一片一片、一朵一朵、一簇一簇的菜花，不知不觉就走进了花海的深处，此时才发
现：我与同行的人走散了，独自与花为伴。眼里看到的除了金黄还是金黄，钻进鼻里的除了花
香还是花香。无数蝴蝶在花海中飞舞，嘤嘤歌唱的蜜蜂忙个不停，她们深情地靠近那些花儿，
与之亲吻，与之共舞，与之同醉……

油菜花似乎从不孤芳自赏、自恃清高。她们似乎深知，一朵两朵油菜花太过于稀疏，力量
太过于单薄，很难打动万物，很难吸引眼球。于是，一朵朵，一片片，成千上万朵油菜花，心相
系，手相牵，你挨着我，我靠着你，绝不放弃任何一朵，也绝不忽略和冷漠任何一朵。她们都以
灿烂的笑脸和团结的姿态接受风雨的洗礼，享受春光的沐浴。

在整个生命过程中，油菜花带着一颗对大地和庄稼人的感恩之心，用平凡的生命托起漫山
遍野的金黄，用默默的奉献挤出香喷喷的菜籽油。她朴实无华，却在扎根的泥土中拥有自信，
挥洒着生命的辉煌灿烂。她看似简单平凡，却在简单平凡中不断地超越自我，创造出了生命的
独特价值。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青春年少时，我常爱讲话，不分场合和地点，几乎就是一个“话痨”。幸
好遇到诲人不倦的老师们，他们用心地引导我克服缺点，护佑我走上学习正
轨。

读小学时，同桌话也多，他姓蔡，同学们就给他取了“蔡包子”这个绰
号。我俩因爱讲话这个毛病被老师批评过，也被罚站过。有天课后，语文老
师一脸慈爱地问我俩：“为啥上课喜欢讲话呢？”蔡包子摸了摸头说：“昨天晚
上的电视很好看，我问他今天晚上还看不。”我顺势说：“老师，真的很好看，
你看了吗？”我俩这一唱一和，整得老师和同学们都情不自禁地笑了。

有一年元旦节，学区要举办文艺汇演，语文老师特地推荐我俩参加，但
从未上过台的我们有点胆怯。老师轻描淡写地说，就是上台表演个节目而
已，你们不是爱说话嘛，那就表演个说话类的节目。后来才知道那是相声。
选拔赛前几天，我俩又在班上绘声绘色地试演了一遍，在老师和同学们热烈
鼓励下，我俩的胆子变得“肥实”了些。之后，我俩闯过学校初赛，在学区文
艺汇演上得意地露了一手。

进了初中，我和蔡包子没在一个班，但课后我俩常聚在一起说话，导致
上课有些走神。为了让我专心听讲，老师们各显神通，想尽了方法。语文老
师开设了“课前三分钟演讲”，要求脱稿讲，不然下节课重来。化学、生物等
老师让我在黑板上默写知识点。

高中我和蔡包子考到同一所学校，还是同一个班，还是同桌。高中课程
确实有些难度，加之我俩家离校较远，每天步行一个小时，中午就在学校食
堂蒸饭吃。这样的条件考验人的意志，如果学习不自觉或底子相对差点的，
学起来费力不说，各科考试大多还不过关。

有节化学课，我实在听不大懂，就侧身转头瞟一眼旁边的蔡包子，发现
他也有点飘飘然。“装什么装，装神啦。”我悄悄地说。见他没反应，又用胳膊
抵了抵。如此几次，蔡包子没辙了，就与我小声说起话来。没说几句就被老
师发现了，老师立即叫我俩站起来。下课了，老师把我俩叫到办公室，让我
们继续讲，而且不限时间一直讲下去。我俩以为真如此，就率直地讲了起
来。老师洗了手，疲倦地坐进藤椅，见我们果真在讲，还讲得滔滔不绝，脸色
随之严肃起来：“你俩还真讲呀？”蔡包子最先察觉，扯了扯我衣角，我当时忽
然意识到，是该痛下决心改掉“爱讲话”毛病的时候了。

从办公室灰溜溜地出来，我俩约定，明天一到学校就请班主任调整座
位，与“爱讲话”毛病彻底告别。高中三年，我俩像换了个人似的，专心攻读，
终于在求学的关键阶段克服了这个老毛病。

后来，当我走上三尺讲台时，发现班上也有不少“话包子”。想到自己的
成长经历，我对纠正这些上课爱讲话的学生充满了信心。

（作者单位：万盛经开区档案馆）

告别“话痨”

城 市 漫 记

春阳穿过淡紫色的薄云，掠过嫩绿色的树梢，落在小区那小小的荷塘里，将荷塘里的水、
草、锦鲤还有乌龟，以及荷塘四周的栏杆、玻璃、柑子树、铁树，还有驻足观看的、来来往往的人
们，都镀上了一层明黄温暖的色彩。

荷塘里有几块木板，一头伸进水中，一头搭向堤岸，这是小区工作人员为乌龟们准备的休
憩之地。

只要是阳光暖暖的日子，池子里那几十只乌龟就会呼朋引伴、争先恐后，轮番爬上木板，享
受春阳的抚摸，以及与同伴在一起的快乐。它们身体挨得很近，眼睛向前张望。它们望的是什
么？前方没有让它们心旌摇荡的异性乌龟，也没有让它们想一起游戏的鸟儿鱼儿，它们望的是
远处的阳光，还是近处的涟漪？它们没有告诉我。它们背上那青灰色或橄榄绿的甲，是一个个
厚厚的聚光盘。阳光下的它们，看上去几分惬意，几分慵懒，可爱又散漫。

这样温煦的时候，在它们上方，荷塘的木质走廊上，就会有父母辈或者爷爷奶奶辈的人，带
着小孩子来看乌龟们晒太阳。穿着鲜艳春装的孩子们兴奋地指着那些憩息在木板上的乌龟，
乌龟们迈的每一步，做的每一个表情，都会让孩子们新奇得很，兴奋莫名。他们不时发出快乐
的笑声和欢呼声。他们的父母或者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便不停地回应他们的惊喜问题，看他们
玩儿得开心，都很快乐地笑出了声。那阳光下的树丛，也在不时吹来的微风的轻拂下，发出如
片片春阳般、明亮爽朗的笑声。

距他们不远处，荷塘四周的长条木椅上，还有一群享受阳光照拂与春风抚摸的人。他们被
岁月反复揉搓的脸上沟壑密布，他们被生活反复考验的眼里少了光泽。然而，有了春风的清新
问候与春阳的温情抚慰，有了春阳下所有生命的迅速复苏与快乐生长，有了将他们拉回幼儿的
童趣与少年的欢愉的场景，这群年过七旬的人，他们的脸上，也满是快乐与幸福的表情。

住在我楼下的89岁的刘奶奶，儿子开的生鲜超市，今年春节一天也没有放假，销售额创下
历年最高；女儿开的小面馆，正月初五开始上班，每天都是顾客盈门，还有从未间歇的外卖订
单；孙子在附近一家小学当老师，寒假带着老婆孩子和刘奶奶，自驾到海南去玩了几天，那边蓝
的天和蓝的水，椰风海韵，海鲜肠粉，都让她开心得很。在电梯里或者在小区遇到，她总要向我
描述这个龙年春节，她儿女的生意火爆，她自己的节日美妙。她绘声绘色，眼角眉梢都是满足
和笑意。

春阳下，刘奶奶坐在长椅上，望着孙子带着两岁的重孙看乌龟们爬上木板晒太阳，看水草
在风中摆荡，看锦鲤在水中穿梭轻舞，眼睛里笑意盈盈，嘴里念念有词：“春天的太阳晒起就是
安逸，春天的花儿开起就是美丽，春天里一切都充满生机。”刘奶奶告诉过我，她以前在幼儿园
当保育员，这话不知道是她此刻在春阳下即兴想出来的，还是她当年做保育员的时候教孩子们
的。但这样的话儿，无论在哪个年代、哪个地方，只要沐浴春阳，只要有花红柳绿、莺飞草长、鱼
翔鸟唱，永远都相宜。

春阳，这让经历了酷暑，走过了瑟秋，跨越了凛冬，期待了三个季节的生命都无限热爱的天
使，是所有向阳而生、向阳而长、向阳而茁壮、向阳而充满希望的生命的生长素、抚慰剂和按摩
仪，是大自然所有生灵的生命之源、快乐之源。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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